
第36卷 第4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Vol.36 No.4
2022年7月 Journal

 

of
 

Hebei
 

Sport
 

University Jul.
 

2022

当代武术 “头人” 的生产机制与运行逻辑

———一个民间武术门派掌门人现象的考察

侯胜川

(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郑州 450044)

摘 要:作为民间 “头人”制度的一种反映,武术社会中常用掌门人一词来表述武术门派中的现实权

威,并且基本确立了血缘传承、弟子传承和权力技术综合考量三种传承路径。通过口述史法、现场观

察法、文献资料法对一个民间武术门派的掌门人选举、权威构建、日常运作的考察发现,掌门人在传

统日趋式微的今天,具有凝聚集体意识的现实意义;人们通过现代选举制度、科层权威和传统权威来

再造掌门人的现实权威;当代民间武术门派的发展必须经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同时指出,
现代社会中的法理型掌门人在应对传统权威中的 “种姓”制度时不得不做出 “禅让”的妥协以维护自

己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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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8日,在福州市地方拳种香店

拳第五代宗师房利贵去世24年后,在其家乡登

云上山村召开了规模空前的100名弟子大会[1],
商讨门派的未来发展事宜,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

选举出本门派的掌门人。基于民间组织发展的现

实需要,香店拳的师兄弟们明白必须推选出门派

意义上的 “头人”,形成新的权威,以继承师父

的技艺和凝聚集体意识。武术社会中如何确立下

代掌门人,新任掌门人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进

而保障门派秩序的正常运行? 作为省级非遗拳

种,香店拳掌门人选举事件和常见的武术社会中

的 “头人”传承存在哪些区别,其现实意义又是

什么? 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武术发展事件,折射

的是当代我国民间武术发展的文化自觉,掌门人

选举不失为一种突破的路径。

1 武术社会中常见的掌门人传承机制

在武术社会中,作为民间武术门派权威,
“掌门人”一词颇具玩味。一方面,人们迫切需

要构建一种专用术语来描述现实中的武林,并且

极力建构出传统宗法结构中的家族社会来管理门

户[2]、门派等类似共同体的日常运作;另一方

面,武术门派又需要特定的 “头人”作为国家、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中介,来促进各自之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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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武术历史脉络来看,门派的 “头人”权威

构建问题基本经历了三种模式:儿子的血缘继

承、弟子的德才继承、综合因素考量。

1.1 血缘传承
  

以杨式太极拳为例,第一代宗师杨露禅传艺

凌山、全佑、万春及自己的儿子 (长子早亡,次

子班侯,三子建侯),从技艺上看,凌山、全佑、

万春三人在武林中分别有得其 “筋、骨、皮”之

美誉,但是,为了确保第二代掌门人的 “儿子中

心”[3]地位, “杨露禅不仅让三人拜其子班侯为

师,而且还在临终前当着众弟子面上演了向其子

秘授心法以确认其子掌门人地位的仪式。”[3] 杨

露禅以血统确立了其子班侯的正统。哈布瓦赫指

出,“在贵族当中,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

续了一个世代绵延的传统和记忆。”[4] 这也是为

什么民间武术门派的权威、掌门人的传承中,多

数沿用上代权威、掌门人直系后裔继任的原因。

1.2 弟子传承

在孙氏太极拳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中,我

国古代的王权禅让制度再次出现。在第二代传人

孙剑云先生看来, “孙家拳掌门,惟有德者居

之。”[5] “近来,孙老师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决心

在自己健在的情况下确立第三代掌门人。她打破

封建的家族传承旧习,推荐了一位经过一定时期

考察且得到同门弟子赞同的品学兼优的非孙氏家

族的入门弟子、47岁的孙永田为蒲阳孙门第三

代掌门人。”[6] 中国武术协会前主席张耀庭认为,

“这一举动不仅一反过去武术界封建保守的传承

方式,而且体现了择优选拔人才的先进性,是符

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值得武术界效法。孙老师在

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主动交班的气魄与行动

更是值得提倡和宣传的。”[6] 然而,弟子中心的

传承毕竟要直面血统的问题。戴国斌认为这种

“弟子中心”的德技传承,一方面有利于门户的

进一步发展以及提升门户在武林的影响力,另一

方面也会因破坏西周形成的嫡长子继承制传统,

而带来门户社会秩序的动荡。”[3]

1.3 权力技术综合考量
  

在血缘正统和门派发展之间,如何保持二者

之间合理的张力,既能传位于血缘的合法继承者

又利于本门派的发展壮大,一直以来是个难题。

戴国斌[3]认为武术门派掌门的世袭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一方面因其具备了英雄基因,从而在天赋

上更能接近祖传;另一方面,其后天的生活习惯

更能在 “武术理解与成就”上受到上代英雄的影

响。但是在我国商周以降的朝代更替中,哪家、

哪国的家族血缘传承经历了千秋万代? 同样的问

题也存在于武术门派的掌门人传承中。在上代掌

门人后裔无才无德或放弃承担门派发展的重担

后,其他弟子必然站出来担起发展的责任。或

者,在上代权威、掌门人因故去世却未指定下代

传人的前提下,众弟子各执己见,掌门人后裔又

不愿参与其中,如何推出令各方满意的掌门人尤

为困难。在现代社会中,掌门人的选举是多方角

力、综合考量的结果。当选的掌门人如何团结有

异议的门人弟子继而成为真正的门派权威是其不

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2 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发展的现实需要

香店拳为福州市地方拳种,属南少林拳系,

相传为清乾隆年间传入福州。目前,香店拳主要

由第五代宗师房利贵门户弟子在福州传播。房利

贵去世后,为了更好地传播和发展香店拳,其弟

子大胆革新,进行了系列 “传统的发明”,选举

掌门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失去了

传统宗法社会权威的当代社会,掌门人的头衔更

多的是一种象征,是某一拳种、门派、门户存世

的、被构想出来的象征,这一象征如何才能具备

真正的权威是关键[7]。在上代宗师故去已久,人

们在新时期亟需重建昔日的精神家园,对掌门人

的选举与确立,是地方武术门派在现代社会中再

造权威、重拾祖先荣耀的必要路径。

2.1 式微的传统亟需 “头人”的象征

米歇尔·沃尔泽指出, “国家是看不见的;

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

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

对之形象化。”[8] 如对总统的选举,人们选择是

“国家的首席象征制造者”[9]。同样,掌门人的产

生是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在传统式微背景下的自我

救赎。

2.1.1 现代社会传统的式微
     

人口流动加剧、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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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消失,费孝通认为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

中国社会的基层。”[10] 当师父房利贵的家乡上山

村整体迁往山下市郊的城市社区 “登云新村”

后,费孝通所说的 “乡土社会”也解体了。林婷

认为:“宗族秩序和社会秩序、宗族权威和公共

权威在历史发展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社

会秩序与公共权威以强势长驱直入的时候,宗族

秩序及权威就弱化,甚至被消解,反之,就有所

恢复和抬头。”[11] 在房利贵1981年 去 世 直 至

2005年的24年间,香店拳师兄弟们四散他处,

没有形成新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主要原因在于

传统权威故去后,在 “乡土社会”解体的背景

下,新的公共权威和社会秩序并没有形成。根据

香店拳第六代弟子吴孔谈的口述,原本在宗师房

利贵去世后,大师兄徐心波的威望最高,应该继

承师父的衣钵,但可惜其英年早逝。
     

徐心波为何具有仅次于师父房利贵的权威?

其一,少部分人因为亲眼目睹了祖先的各种经

历,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沟通先人和后人的中

介。哈布瓦赫认为,“他们在他们所监护和养育

的这一代人中间,享有着不可比拟的威望。”[12]

在访谈中,吴孔谈说 “徐心波他是正宗的很小跟

着师父,师父教徒弟,都是他在协助师父。”甚

至替代师父教师弟散手,大师兄承担了乃师乃兄

的角色。其二,大师兄的第二重身份是香店拳第

四代掌门人林庆桐的外甥,林庆桐在去世前将徐

心波托付给自己的徒弟房利贵,这种颇有托孤意

味的代际传承暗含了第四代对第六代的赞许与内

定,换言之,徐心波的权威有宗法结构的隔代认

证与加持。即使如此,大师兄徐心波的权威也无

法避免其差序格局的传统式微结果,从其丧葬仪

式亦可感受到。吴孔谈说:“师父的葬礼大家都

去了,他的徒弟基本上都来了。”而大师兄的葬

礼则相对简单,师兄弟去的较少。大师兄去世

后,其余师兄弟更加无法承续师父和大师兄的

权威。

2.1.2 武术门派发展的现实需要
     

香店拳权威相继故去,新的核心集体没有形

成,香店拳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青城派掌门人

刘绥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现在差不多有50来

个 (门派)因为 ‘掌门人’故去,手下徒弟不再

习练,而逐渐销声匿迹了。”[13] 所以,选举新的

“头人”,再造现实权威,重新凝聚集体意识,成

为香店拳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福州市香店拳委员会秘书长吴孔谈认为,
“社会上,政府不承认我们掌门人,在我们本派

中大家承认就好了。”掌门人一词的实际意义在

于民间武术门派将上代掌门人、师父的前世传统

权威象征化以应对现世社会现实权威的衰落,这

既是自我救赎也是文化自觉[14]。但是,“中国的

民间权威,不只是一种 ‘自然圣者’,而是离不

开官僚体制的,他们或为官后被承认为民间权

威,或成为民间权威后被官方接受。”[15] 在香店

拳内部,王华南、吴孔谈均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

背景,使他们更容易将科层权威转换为传统权

威。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殷琼所指出的 “新中国成

立后,政治权威凭借人们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

成的一种支配和整合力量,礼治的主体———传统

的宗族道德权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心。”[16]

香店拳的武术精英正是以掌门人选举的权威再造

手段,完成了师父去世后组织成员的团结凝聚和

发展转型。

2.2 权威再造的困境
     

在阿伦特看来,“权威者的最明显特征是他

们没有权力。”[17] 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民间武

术门派掌门人称谓的 “诡异”之处在于,它塑造

出民间非正式组织意义的 “首席象征制造者”,
甚至是一种权威,但却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孙氏

太极拳掌门人孙永田才会发出 “我这个掌门人又

能掌谁的门”“他们承认我是掌门我就是,不承

认就不是”的无奈。在没有权力的背景下,“权
威的 内 涵 或 本 质 就 是 一 种 合 法 性 的 自 我 确

证。”[18] 掌门人成为这一权威的合法称呼,他没

有权力,只有付出,却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
也印证了阿伦特 “任何社会在缺乏一个权威主义

架构的情况下都无法存在”[17]的观点。孙永田的

无奈在于他在失去传统权威支持后,难以引领新

的集体前行,换言之,新的集体没有形成新的权

威和新的集体意识。

3 民间武术门派 “头人”的生产机制
     

不同于杨氏太极拳 “头人”的血族传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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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贵的儿子房贞义没能成为第六代香店拳核心,

除了个人性格、意愿等原因,也有其现实考虑。

在一定程度上,城镇化造成的乡村社会解体导致
 

“我们 都 处 在 一 个 不 知 权 威 真 正 为 何 的 处 境

下。”[17]在哈布瓦赫看来,一个贵族家庭不在了

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传统的烟消云散,其中的

一部分历史也会消逝。因为这部分历史 “不可能

像一个官僚被另一个官僚顶替那样,为另外的历

史所取代。”[4]最终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为王华

南,从新 “头人”的生产背后可以窥见其如何转

嫁宗师传统权威,以及如何平衡兼顾科层权威和

宗师后裔传统权威之间的关系等,而这些对香店

拳的现代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3.1 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产生的合法性
     

郑杭生、帕森斯等国内外学者认为,虽然在

现代社会中集体意识趋于衰微,却并没有瓦解和

消失,而是发生了演化,“这并不意味现代社会

没有集体意识,只是集体意识的内容变得与传统

社会不同而已。”[19] 没有新集体意识就没有香店

拳的再生,而新的集体意识必然要由新的权威

———掌门人来凝聚。香店拳的精英通过确立掌门

人的合法地位,进而塑造新的权威和集体意识,

完成了香店拳的权威再造。其一,宗师嫡宗的让

渡。师父儿子房贞义的提名推荐,为王华南转嫁

了部分血族传承的传统权威。房贞义的坚定拥护

代表了房氏血脉的正统承认。其二,选举的仪式

性。“大家举手表决,大家全体通过”的现代选

举方式使王华南的掌门人具备了民间组织 “头
人”的合法性。选举过程使每个人参与其中,具

有举手表决权,既照顾了个人意识又完成了集体

团结,“仪式和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

造和再造权威,他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

因果。”[20] 尽管在香店拳掌门人选举的过程中,

部分师兄弟存有异议,但还是会尊重多数人的意

志和选举结果。

3.2 民间武术门派 “头人”当选的综合考量

景军认为在宗法结构的组织中要取得较高位

置需要4个标准:“道德权威、政治影响、仪式

专长、个人魅力”[21]。是否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或者一定的财力背景,能否公正处理门派公共事

务,性格、技术能否独当一面,能否操办组织内

的重大仪式,能否处理组织外部事宜,这些均是

对香店拳侯选掌门人考量的因素。显而易见,香

店拳的掌门人传承既不是儿子中心,也不是弟子

中心,而是综合技术考量的结果。
     

其一,王华南退休前曾在多个政府行政部门

担任领导职务,这有利于香店拳和政府间的沟

通。其二,王华南极具亲和力,拥有良好的群众

基础,深受香店拳师兄弟的拥戴,具备一定的传

统权威基础。其三,王华南在师父房利贵的5位

义子中排行第二 (大师兄徐心波为第一),这使

宗法形式的类血缘关系更加牢固,从而比一般意

义上的徒弟更深入香店拳权威核心。在后续的访

谈中,吴孔谈认为:“徐心波过世后他 (王华南)

也算大师兄了,理所当然就要他出来撑场面了。”

其四,“功夫不错”是王华南的硬实力。吴孔谈

说:“练武之人都是三教九流,一要靠人缘关系,

一个要靠功夫镇得住,不然不行的。”“他 (王华

南)是我师兄,论功夫也可以了,我都跟别人说

我的功夫有的还是王华南教的。”房贞义也指出

“他群众基础好,技术也比较好。”从而,软硬实

力不俗的王华南以现代秩序的选举方式当选为新

一代香店拳掌门人。

3.3 民间武术门派 “头人”科层权威向传统权

威的转化

2006年6月,王华南顺利成为掌门人,之

后在其带领下香店拳于2007年顺利获批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上具有了一定名气。从

香店拳 “申遗”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的民间权威

离不开官僚体制的支撑,即福柯眼中的 “权力关

系植根于整个社会之网。”[22] 从吴孔谈 “他功不

可没”和房贞义 “他贡献最大”的评价来看,王

华南成功实现了科层权威向传统权威的转化,提

升了香店拳弟子的集体意识和凝聚力,以此奠定

了其香店拳掌门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形成新

的集体意识创造了条件。

4 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发展中的社会分工
     

涂尔干在 《社会分工论》中详细论述了机械

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用以解释个人和社会关

系的维系,和亚当·斯密等学者不同的是,涂尔

干确认现代社会中分工的真正意义不是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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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是实现社会的整合。“分工既是社会团结

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23] 对掌门人的

选举与确认,本身就是香店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的分工机制。

4.1 机械团结的衰落
     

从第五代掌门人房利贵到第六代掌门人王华

南,香店拳的运行有着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秩序的

差别。房利贵在其60余名弟子中拥有绝对的权

威,作为现实和精神的偶像,他将一众弟子凝聚

在一起,形成集体意识,使弟子们在信仰、情

感、目标上具备相似性,实现了传统社会中的机

械团结。在房利贵去世后,香店拳弟子们怀有的

共同情感和信仰日渐衰弱,房利贵所构筑的机械

团结微弱地延续下来,作为一种低级分工方式为

香店拳在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基础。

4.2 有机团结的形成
  

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

与机械团结相对,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

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每个人都按照社会

的分工执行某种特定的或专门化的职能,社会分

工不仅使得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存在,而且还成为

与其他人相互依赖的基础与条件,由此形成社会

有机统一体。香店拳需要在城市文明的现代社会

中建构新型的分工形式来适应新的发展,因为

“起初机械团结还能够,或几乎能够独当一面,

后来则逐渐失势了,有机团结渐渐跃升到了显著

的位置。”[12] 传统社会以集体意识为维系的主要

方式,而现代社会中分工是个人与社会的纽带。

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来看,香店拳的掌门人选举

机制意味着民间武术门派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中

的宗法家长制管理模式,开始迈进现代意义的民

间组织管理。
  

在接下来的香店拳发展运作中,各成员均利

用其资源为集体做贡献,如在拳谱 《香店拳》编

纂、出版过程中,大家各司其职,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完成了香店拳门派从未有过的壮举。

香店拳现代分工的初具规模印证了涂尔干所指出

的 “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基础上

被重新构建出来的。”至此,作为门派的香店拳

初步具备了有机团结的分工机制。涂尔干认为分

工成就了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得以可能的前

提,他进一步指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提高

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在于 “这些功能的紧密

结合”[12]。分工使香店拳获得新生,形成了 “比

师父当初更大的局面”。

4.3 社会分工中现代门派的意义构建
  

香店拳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2005年

香店拳弟子开展了 “家底普查”
 

,2006年完成

了掌门人选举,2007年成功申报了省级非遗,

2010年成立了香店拳俱乐部,2015年出版了拳

谱以及举行了年度 “厨会”[1],等等。在社会分

工意义上,掌门人选举具有将香店拳集体由机械

团结向有机团结转换的中介作用,促使众弟子形

成了有别于师父在世时的集体意识。换言之,香

店拳门派以房利贵创造的机械团结为基础创造了

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掌门人的产生就意味着一

般意义的民间社会团体成立,确立了武术社会中

新的香店拳门派集体。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民

间武术门派,香店拳在日常生活实践[24]和宗师

祭祀仪式中构建了自己的现代社会出场。

5 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民间武术门派 “头
人”传承

  现代社会的民间武术门派,要想获得更广阔

的社会生存空间,就必须沟通一系列的社会关

系,如郭于华所指出的 “国家与民间社会、大传

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

态与民众观念之间的联系,沟通和活动过程才是

认识社会构成与文化特质及其变迁的最重要角

度。”[25] 通过现代选举制度产生的掌门人的权威

确认,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法血缘权威的彻底崩

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秩序的运行不得不考虑

传统的宗法制度。所以,面对礼俗性的宗族秩

序,即使合法的现代社会秩序也不得不做出适度

妥协,它反映在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王华南身

上,则是如何处理好对师父的个人感情以及现实

中师父后裔的关系问题。
     

尽管香店拳在2006年已经选举产生了第六

代掌门人,但在法律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合法

的社会团体。截至2010年,香店拳弟子并没有

一个现代意义的 “家”———独立法人的民间社会

组织,也是因此,香店拳在2006年申报省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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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时,不得不依托福州市群艺馆作为上级保护单

位进行申报。为了今后避免此种尴尬,在香店拳

精英的积极推动下,福建省庆香林香店拳俱乐部

于2010年7月由民政局批准成立,第一任会长

是王华南,房利贵之孙为秘书长。上任之初,王

华南就提出最终要把 “俱乐部” “还给”房氏家

族,2010年下半年,王华南辞去会长职务,房

利贵之孙接任会长。“多套牌子,一套人马”在

我国官方和民间交叉的各类机构中极为常见,作

为香店拳门派的分支机构,俱乐部的领导由掌门

人担任未尝不可,为何王华南主动提出 “禅让”

会长?
     

尽管涂尔干认为 “在分工制度得以确立以

后,种姓制度就逐渐趋于衰落了”[12],但在香店

拳掌门人选举中,韦伯提出的法理型权威和传统

权威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两者在现代社会中呈

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但宗法结构的严格规定,

让其成为一种稳定系统,这是普通公共权威秩序

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完全

无视传统宗法秩序的存在和影响,在任何时候,

宗法秩序都能够起到追本溯源、凝聚共同体的作

用。王华南对会长的 “禅让”,既是对儿子中心

血统的妥协,也是稳定门派权威的技术。通过选

举产生的现代法理型权威和通过血族传承的传统

权威共存于当代民间武术门派中,构成了民间武

术门派运行逻辑中的文化奇观。

6 结论
  

考察民间武术门派掌门人的权威再造活动,

我们能够管窥中国武术社会中常见的武术门派运

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如郭于华所指出的:“所谓

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其实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与

权威、民众生活动力等各种因素互动与共谋的复

杂的历史过程。”[24] 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产

活动,民间武术 “头人”的出现揭示了民间武术

门派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自觉和自我救赎,其发展

既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分工特点,也要观照传统社

会的宗法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武术门派完

成了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社会中的有机

团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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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reflection
 

of
 

the
 

folk
 

headman
 

system,
 

the
 

word
 

“leader”
 

is
 

often
 

used
 

to
 

express
 

the
 

real
 

authority
 

of
 

Wushu
 

schools
 

in
 

Wushu
 

society,
 

and
 

three
 

inheritance
 

paths
 

of
 

blood
 

inheritance,
 

disciple
 

inheritance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power
 

technology
 

are
 

basically
 

established.
 

Through
 

oral
 

history
 

method,
 

field
 

observation
 

method
 

and
 

literature
 

method,
 

the
 

leader
 

election,
 

au-
thority

 

construction
 

and
 

daily
 

operation
 

of
 

a
 

folk
 

Wushu
 

school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because
 

of
 

today’s
 

gradually
 

declining
 

tradition
 

the
 

leaders
 

hav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ondensing
 

collec-
tive

 

consciousness;
 

people
 

reconstruct
 

the
 

real
 

authority
 

of
 

leaders
 

through
 

modern
 

election
 

system,

rational-legal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authority;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folk
 

Wushu
 

schools
 

must
 

change
 

from
 

mechanical
 

unity
 

to
 

organic
 

unity.At
 

the
 

same
 

tim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legal
 

leaders
 

in
 

modern
 

society
 

have
 

to
 

make
 

anabdicating
 

compromise
 

to
 

maintain
 

their
 

own
 

au-
thority

 

when
 

dealing
 

with
 

the
 

caste
 

system
 

in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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